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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遭強姦、平民被屠殺，活
人吃死人……一幕幕慘劇不斷在日
佔時期的香港發生。 「那些女仔被
日本兵逼上二樓，之後傳些聲音下
來，有人喊啊，嗌救命，哭哭啼啼
，好大聲反抗。」對於年近九旬的
老人家梁汝基來說，1941年 「黑色
聖誕日」前的平安夜，一點也不平
安，簡直就是噩夢。翌日，港督楊
慕琦向日軍投降，香港進入 「三年
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

大公報記者 朱晉科

刺刀殺嬰視人命草芥

灣仔西環變慰安地獄

2

1941年12月8日，日本陸軍渡過深圳河
，南下攻襲香港，很快新界九龍就被佔領。
24日，港島市區英軍退至灣仔馬師道防線，
日軍到達波斯富街利舞台一帶。當時13歲的
梁汝基，與父母租住在利舞台附近的 「加拿
大餐廳」二樓，透過窗口，他目睹了英軍的
敗退。

「那些英軍無個得，全部投晒降，槍都
不響一下，見到日本人就走，那些印度僱傭
兵，繳槍舉手，就被俘虜，都不去和日本人
鬥。」回憶那段香港的屈辱，梁汝基難掩心
中的憤慨，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日本軍隊進
駐後，竟馬上對居民胡作非為。

「女孩披頭散髮衣服都爛了」
梁汝基憶敘，當日傍晚，一批持槍的日

本兵，開始將利舞台附近的居民趕下樓，不
準留在樓上，並將他們男女老少、一百幾十
人，全部集中在利舞台對面、坐落於三岔路
口的一間店舖內， 「全部人無得坐，不准企
，要全部蹲在地下」。約十個日本兵守着，
大家都不敢出聲。

到了約晚上八點，兩三個 「穿着長筒靴
、佩戴短槍」的日軍 「首長」走了進來，然
後有日兵用手電筒照向人群，態度極其惡劣
， 「他每個人都看，原來是想找靚女」，梁
汝基說，當時每個人都很害怕，心知日本人
想強姦婦女，因此很多人包括他媽媽，都弄
亂頭髮，遮着臉，不給日本人看。但最終日
本人還是挑了 「四、五個女仔」，梁汝基不
禁哀嘆，因為那些女孩子他認得， 「平時返
學都見過，是聖保祿（書院）的女仔，十多
歲，都是學生。」

在日本兵的長槍刺刀威脅下，在場的平
民都敢怒而不敢言。 「那些女仔被日本兵逼
上二樓，之後傳些聲音下來，有人喊啊，嗌
救命，哭哭啼啼，好大聲反抗。」梁汝基怒
斥，這明擺着就是強姦， 「我們都沒有辦法
，好像傻了一樣，都未見過這種場面」。之
後有一個女孩先下來，衫褲都被撕爛了，然
後躲在一個角落，一聲不發。一個半小時後
，其他女孩也下來了， 「全部披頭散髮，衣
服都爛了，有些人還流血，可能因掙扎而被
打。」

誰知日軍獸性不減，強姦完這批女孩後
，繼續挑選第二批，再次用手電筒照人。有
些人用手掩着臉，都被日兵強硬地撥開，以
便長官看樣貌。 「他們又弄了幾個女仔上去
，又再次大嘈大鬧，搞了兩三個鐘後才下來
，之後就沉寂了。」

「曾經看見青年屍體掛樹上」
梁汝基表示，當晚大約有十個女孩被日

軍強姦，事後都又哭又啼， 「話要跳樓，又
要自殺，我聽到有一兩個話 『我要死啦，點
樣見人啊？』」他又說，除了這次親身見證
以外，之後也聽聞香港很多地方發生日軍強
姦婦女，幾乎任何地方都有。他續稱，眾人
被禁錮了一晚，翌日天亮，駐守的日軍都不
理他們，大家才夠膽逃走。他回到住所樓下
發現，守在門口的日軍都撤走，並往中環方
向去。

梁汝基表示，在隨後的日佔初期，他目
睹了市區 「滿地屍骸」，例如在尖沙咀火車
站，就見過有青年屍體掛在樹上。而他父親
經營的花紗布匹，亦被日軍沒收為軍用物資
，家庭破產，最後只能回廣州老家暫住。他
慨嘆，在日本人的統治下沒有好日子過。

有關香港淪陷
時期的慰安婦的第一

手文字資料不多，前
養和醫院院長李樹芬醫

生的回憶錄：《香港外科
醫生》是極其珍貴的一本。

該書記載了日軍在灣仔和西環
開闢 「慰安區」，並公開索求 「

五百名」慰安婦的計劃。但李樹芬指
出，當年香港慰安婦的數量更為 「龐
大」，養和醫院亦接生了不少中國婦
女被日軍強姦後所誕下的 「孽種」。

公開索求五百名慰安婦
李樹芬在回憶錄指出，日軍在佔

領香港的最初三日大肆 「慶祝」， 「
無惡不作」。1941年 「黑色聖誕日」
的後一夜，一批日本兵在養和醫院對
面的山光飯店大吃大喝， 「醉後便四
處搶掠，強姦和殺人」， 「救命之聲
此起彼落，還有人敲擊鐵罐求救。」
日兵甚至 「強行進入醫院，搜尋護士
」，李樹芬便帶夜班女護士退避。翌
日他才得知，位於賽馬會的臨時醫院
， 「有幾位外國籍的護士不論年齡，
除及時逃掉者外，皆被日軍姦污。」

李樹芬指出，當時醫院接收因強
姦而致傷或成病者，為數不少： 「受
害人的年齡由十餘歲至六十歲以上，
為人祖母者均有之。我親自看到，因
抗拒被姦而被打傷，有的牙齒被擊落
，有的鼻樑被擊斷，甚且有身中刺刀
數處者，有些懷孕了，有的流產，也
有誕生孩子的。」

一日，日軍總醫官江口上校通過
戰前港英政府副醫務總監華倫天奴的
穿針引線，來找李樹芬商討在香港籌
設日軍 「慰安區」，聲稱以此緩和強
姦問題。江口率直表示： 「我需要五
百名女子，請教我向何處去找她們呢
？」華倫天奴在旁作註解，所謂的女
子就是娼妓。

李樹芬告訴江口無能為力，但江
口續提出 「灣仔區和西環區劃為妓區
的計劃」，並對李樹芬說： 「這是一
個迫切的問題，必須急予解決」。李
樹芬婉轉地反對，拒絕提供意見，希
望日軍在設立妓區時，保護區內的良
民。

不過江口的慰安區計劃 「被迅速
實施以及發展」，灣仔很快變成一個
日本化的社區， 「店舖及妓院的格局

，全採日本式，如用紙窗，松木，燈
籠等，還有最觸目的是到處高懸着日
本國旗。」 「妓女的人數，應該以千
數來計算」。這些 「妓女」，除了來
自本地，還有從近鄉及廣州招致，也
有日本來的，李樹芬慨嘆： 「日本人
把香港這個交通樞紐之地，改作了皇
軍慰安所，人慾橫流的淫穢地獄。」

人慾橫流「孽種」急升
李樹芬又發現，他們醫院向東華

醫院借來用的救護車，竟被慰安所據
為己有，他嘗試向負責人─一個名
叫林正富的台灣人索回，但對方要求
他先向江口上校交涉。李樹芬心知爭
辯亦不會有結果，只好問對方要此車
何用？林正富說 「是載運 『妓女』至
香港大學檢查的」。

據李樹芬回憶，養和醫院接生了
不少中國婦女被日軍強姦後所誕下的
「孽種」，到了一九四二年的九、十

月間，香港淪陷已九個多月， 「嬰兒
的出生率，有不正常的增加」。孕婦
多數是先姦後婚，丈夫是日本人或台
灣人， 「他們強橫霸道，根本不會理
會醫院的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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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警務處高級警司何明新是一
位歷史愛好者，上世紀七十年代起，
他在不同地區駐守時親身接觸多位經
歷過 「三年零八個月」慘痛日子的人
，搜集過日本人侵略香港的資料。何
明新向記者介紹說，一位名為梁金的
老人家，當年曾在西區警署目睹有日

軍殘忍地用刺刀殺害嬰兒，及後他避
走廣州，被日軍開槍射中，下巴至今
留有傷痕。

亂槍掃射平民中彈
八十多歲、名為梁金的老人家，

曾向何明新講述過一段觸目驚心的經
歷。何明新說，1942年1月， 「萬金油
大王」胡文虎在七號差館即現在的西
區警署，派發萬金油，很多人排隊，
一路排到梅芳街，當時十多歲的梁金
目睹一個女人背着嬰兒，不知為何與
一個日軍吵起來，那個日軍突然就扯
起嬰兒，將他拋高，用刺刀刺穿， 「
揈下揈下」。何明新憤慨地說，南京大
屠殺中，日兵拋高嬰兒然後用刺刀去
刺，這種惡行在香港都出現過。之後
梁金回廣州避難，突然街上有日本軍
人開槍，他下巴被射中，留有傷痕。

對於香港慰安婦，何明新亦搜集
過資料，70年代他在灣仔駐守，便接
觸過多位與慰安婦熟絡的人。據他了

解，日佔時期灣仔的慰安所，集中在
分域街至菲林明道一帶的三層唐樓內
，為低級士兵服務，而高階軍官的慰
安所設於灣仔半山的 「千歲館」，遺
址在現時南固臺的旁邊。

何明新接觸過很多被強姦過的婦
女，有些是一家大小被強姦，男人被
殺死。他說當年被日本人強姦是很普
遍，以致有婦女不肯承認當年在港。

多間差館變行刑室
何明新表示，當年很多差館都被

用作行刑，例如他駐守中央警署時，
曾有老人家向他講述是哪間房間用來
拔手指甲，又是哪間房間用來斬首等
等。而現時被改為戴麟趾康復中心的
八號差館，當年後面有很多木屋，聽
聞日佔時很多人在那裡被吊死，或被
人綁着練靶， 「坊間指那裡很猛鬼，
同事都不敢去」。他又說，當年駐守
灣仔時，很多次見過有人在地下掘到
白骨，猶如集體亂葬崗。

「「那些女仔被日本那些女仔被日本
兵逼上二樓兵逼上二樓，，之後傳些之後傳些
聲音下來聲音下來，，有人喊啊有人喊啊，，
嗌救命嗌救命，，哭哭啼啼哭哭啼啼，，好好
大聲反抗大聲反抗。。」」

──梁汝基──梁汝基

◀梁炳華認為
年輕人應了解
這段悲慘歷史
大公報記者
麥潤田攝

▶日本軍票
圖片由何明新提供

▼何明新表示，當年很多差
館都被日軍用作行刑的地
方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梁金下巴當年被日軍射中

▼梁汝基表示，在日佔
初期，他目睹了市區 「
滿地屍骸」

大公報記者朱晉科攝
▼日軍所到之處日軍所到之處，，多滿目瘡痍多滿目瘡痍。。圖為圖為

日軍出兵上海翌日
日軍出兵上海翌日，，南京路的情況南京路的情況

圖片取自圖片取自《《香港日佔時期香港日佔時期》》

▼1941年12月28日於港島舉行 「入城式」 。圖為隊伍行經灣仔軒尼詩道的情形 圖片取自《香港日佔時期》

▲圖為堅尼
地道站崗的
一名日軍
圖片取自《
香港日佔時
期》

▼ 1941 年 12
月 24 日在北
角寶馬角一帶
掃蕩殘餘力量
的日軍
圖片取自
《香港日佔時
期》


